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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点
产是一种历史遗留，也是一种
关系的存续。遗产表面上是文
化性的，而实际上首先是政治性的。
去埃及旅游，最值得看的就是那些数
千年留下来的遗址和遗产。尽管埃及
的历史非常悠久，也经历过难以记数
的战争，饱受不同时期的殖民统治，
有些历史积怨迄今未能彻底解决，作
为隐患，或隐隐作痛，或时而发作，
比如“西奈半岛问题”“努比亚问
题”等。
我们在前往红海的路上，眺望着
对面西奈半岛的朦胧身影，先时我还
以为是海市蜃楼，经导游解释，方知
那就是西奈半岛，心里泛起无法言尽
的苦涩。西奈半岛由于其特殊的地理
位置，成为历史上的“文明之路”。它
是尼罗河文明与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
两河文明等的交汇点；作为“文化之
路”，它是埃及同西亚国家和海湾国家
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通道；作为“宗
教之岛”，它是几种宗教信徒崇敬的地
方；作为“军事之岛”，从公元前 1479
年，新王国时期法老图特摩斯三世率
领埃及士兵远征亚洲，曾途经西奈。
公元前 13 世纪，拉美西斯——埃及历
史最伟大的法老——曾率军穿过西奈
沙漠，征服巴勒斯坦、黎巴嫩。公元
前 6 至 4 世纪，古亚述人、波斯人和
希腊人都是从那里入侵埃及。后来的
阿拉伯穆斯林军队和奥斯曼帝国的军
队，也选择了这条进入埃及的道路。
法国的拿破仑把西奈半岛当作打开中
东国家的一把钥匙。第二次世界大战
后，中东经历了 4 次大规模的阿以战
争，西奈是主战场之一。今天，西奈
半岛仍不安宁。
遗产是政治性的，当然与历史上
的统治者、政治家的史迹、业绩联系
有关。说到埃及的古遗址，拉美西斯
二世（Ramesses II，约公元前 1303 年—
前 1213 年）是绕不过的。他是古埃及
最伟大的政治家，第 19 世王朝的法
老，其执政时期是埃及新王国最后的
强盛年代。他在位 67 年，活过 90 岁，
有 8个皇后，嫔妃不计其数，100 多个
儿女，有着非凡而传奇的人生。
拉美西斯二世也许是埃及最著名
的法老。他有政治家的两大本事：征
服和建设。今天人们在埃及所能看到
的神庙、殿堂中的雕塑，大多是他。
而现在人们所能看到的最著名的神庙
大多是他在位时期留下来，或留下了
他的痕迹：他在阿比多斯和拉美西姆
新建许多庙宇，为卡纳克神庙和卢克
索神庙增添新的结构，兴建著名的阿
布辛拜勒神庙。
其中两处最值得言说：卡纳克建
筑群和阿布辛拜勒神庙。卡纳克神庙
（The  Amun  Temple  of  Karnak）建筑
群由多座宗教建筑组合而成，它们的
修建跨度从中王朝一直延续到罗马帝
国时代。建筑群的核心是阿蒙—拉
（Amon-Ra）大神庙。“拉”是古埃及
的太阳神，“阿蒙”是创世之源，二者
的组合成“阿蒙—拉”神，即太阳神
造物主——最大的神，类似于古希腊
的宙斯。
卡纳克神庙非凡无比，所有瞻仰
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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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纳克神庙，我来了 阿斯旺大坝纪念碑 埃及和苏联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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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遗容的到访者无不为之震撼。卡纳
克神庙一直被看成是埃及最重要的考
古圣地，建造工程持续了很长的时间。
它曾是繁荣的宗教中心，法老们在这
里举行加冕仪式，拉美西斯二世也留
下了他深刻的足迹。在雄伟的阿蒙—
拉大神庙里，他完成了石柱大厅的修
建工作。卡纳克建筑群占地 5000 多平
方米。拉美西斯让人用描绘庆典活动
的浮雕装饰它的墙壁，还下令开挖一
个保存至今的圣湖。湖水象征着所有
形式的生命诞生地，在这里举行供奉
太阳神和奥里西斯（Osiris）神的仪式。
神职人员在每次仪式之前都要用圣湖
之水净身。
另一处伟大的遗址是阿布辛拜勒
神庙（Abu  Simble），它被看成是拉美
西斯最伟大的作品。四尊从山体岩山
中凿出的巨型雕像高 20 米，象征着坐
在宫殿大门口的法老和他的皇后，如
今它们已经变成了埃及文明的象征。
这座神庙是献给阿蒙、拉·哈拉凯悌
和普照塔神的，而实际上则是纪念拉
美西斯二世本人。
这座神庙建在一个山坡上，开凿
的深度有 60 米。每年 2 月 21 日拉美
西斯二世生日，和 10 月 21 日拉美西
斯二世加冕日时，阳光可穿过 60 米深
的庙廊，洒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的面
部，而他周围的雕像则享受不到太阳
神这份奇妙的恩赐，因此人们称拉美
西斯二世为“太阳的宠儿”，并把这一
天称为“太阳日”。因建筑阿斯旺大
坝，从 1968 年开始，庙址被迁移到离
尼罗河 201 米远的 65 米高处，“太阳
日”的“迎光奇迹”也分别延后一天。
3000 多年过去了，这个不知是巧合还
是埃及建筑师精心计算的奇观之谜，
迄今未能破解。
拉美西斯死去几个世纪之后，这
座建筑被完全荒废，沙子开始逐渐将
其埋没，最终只剩下入口处巨大雕像
的头部和肩膀露在外面。1813 年，一
位瑞士学者约翰·布克哈特(Burckhardt)
发现了它，在继续沉睡 4 年后，由
意大利人乔丹·贝尔佐尼（Giovan 
Be l zon i）主导挖掘，让这一历经几千
年的神庙，终于可以重新迎接远方来
的客人和朝觐者。人们也能够有幸走
进这座神庙的内部。
最值得一说的是，1960 年，埃及
总统纳赛尔（Nasser）开始下令修建阿
斯旺大型水库，在苏联的帮助下，经
历 10 年的修建，1970 年大坝始成。
大坝修成后，水位升高，形成一个巨
大的湖，以纳赛尔命名，来纪念这位
杰出的总统。
水库建成后将形成一个长约 500
纳赛尔湖 阿布辛拜勒神庙就这样一块一块地搬移组装起来
公里的人工湖，可以将许多不毛之地
变成良田。这是一个对于国家来说至
关重要的项目，但它却会将阿布辛拜
勒神庙等埋入水底。为了拯救这一神
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
发动了一次名副其实的世界性拯救行
动，共有 113 个国家伸出了援助之手，
向埃及提供人力、资金和技术。
拯救计划是将阿布辛拜勒神庙拆
成许多块，每一块都被编上号，然后
在离原地 180 米、地面抬高 65 米的地
方将这些碎块重新组装起来。整个工
程花费了 5 年时间，使用了两千多名
工人、成吨的材料，并且运用到考古
学新技术。重建后的神庙和原来的方
位一样，根据星座和阿斯旺大坝建成
后的尼罗河走向而定。
遗产是先辈一代一代创造并传承
下来的文明财产。面对这些遗址、遗
产，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毁灭它们，
就像我们要留下自己的“根”一样。
这些道理似乎大家都明白，可是真正
做起来，真正要守护好遗产却远比创
造遗产困难得多。□
（作者为厦门大学人类学系教
授、博士生导师，厦门大学人类学系
主任兼人类学研究所所长） 
